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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陵刻雕的造型语言
.付野

乾陵位于今陕西省乾县北部的

梁山上
。

初建于公元 6 8 0年
,

是大唐

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
。

高宗

是文明元年 (公元 68 4 年 ) 人土
,

武

则天是神龙二年 (公元 7 0 6 年 ) 人

土
。

唐代崇尚厚葬
,

君主盛行用石雕

做墓饰
,

因此有大批雕刻作品保存

至今
,

乾陵雕刻就是唐十八陵中保

存最完备的代表
。

现存石刻朱雀门

(南门 )有华表一对
,

翼马一对
,

浮雕

鸵鸟一对
,

鞍马五对
,

本国侍臣十

对
,

碑两块 (一块为述圣记碑
,

另一

块为无字碑 )
,

外国番酋像六十一尊

(无头 )
,

石狮一对 ;玄武门 (北门 )有

古马一对 (原三对 )
; 青龙门 (东门 )

和白虎门 (西门 )原有两对石狮
,

现

不知去向
。

中国古典石刻三大系列

之一的陵墓雕刻 (另两支是宗教雕

刻和宫苑雕刻 )历史悠久
,

从秦代到

清末
,

伴随着整个封建社会的兴起

和衰落
。

陵墓雕刻的水平同当时统

治者的权势和综合国力有着最直接

的因果关系
,

陵墓的规模大小也搏

动着那个时代精神和物质程度的脉

象
。

乾陵的兴建正值唐代
“

贞观之

治
”

到
“
开元盛世

”

这一时期
,

是中国

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昌盛时代
。

唐

代社会繁盛
,

民族融合
,

中外文化交

流频繁
,

其雕刻造型语言不但继承
.

了秦汉以来的传统风格基调
,

也借

鉴了四夷的
“

胡人风格
” ,

优秀作品

大量涌现
。

陵墓雕刻的作用既是为了显示

故去君王的显赫地位
,

也是为了表

示活着君王的威风
。

雕刻的题材
、

数

量
、

规格
、

姿势
、

饰物
、

细节等
,

都直

接体现了帝王和贵族的灵魂观念
。

一
、 “

意象
”

造型语言

中国传统美学中的
“

意象
”

理论

源远流长
。

《周易》中提出的
“

立意
” ,

就是
“

尽意
”

; 魏晋南北朝的《周易略

例
·

明象》进一步提出
“

得意忘象 ,’;

《二十四诗品
·

雄浑》 中有
’̀

超以象

外
,

得其环中
”

之说 ; 《世说新语
·

巧

艺》也认为
“

手挥五弦易
,

目送归鸿

难
” 。

唐代陵墓雕刻受这种美学思想

影响
,

造型语言具有明显的写意特

征
。

以乾陵的翼马为例
,

看看作品是

怎样由
“

象
”

的确立到
“

意
”

的表现
,

传达君王的审美观念的
。

这对翼马

头部很大
,

脖短胸宽
,

四肢短粗
,

身

体浑圆
,

尾长曳地
。

这个
“

象
”

与真实

的马很不相符
。

但我们仔细观赏它
,

却又感到它不失其
“

真
” ,

我们会不

由自主地被它的整体气势及内在韵

味所吸引
。

我们会感觉马头过大有

一种豪迈威严的气魄
,

无论远观还

是近瞧
,

它的目光永远看着你身后

无限远外的地平线 ; 粗短脖子和宽

厚胸膛仿佛蓄积无穷的力量向外膨

胀 ; 浑圆的身材和短粗的四肢充实

健壮
,

坚定有力
。

整体姿势卓然挺

立
,

给人冷峻
、

超世
、

坚毅之感
,

宣扬

了封建君王的威严气概和皇权至高

无上的观念
,

把统治者祈求政权稳

固永恒
、

长治久安的心理特征淋漓

尽致地表现了出来
。

二
、 “

线
”
的造型语官

线不仅是中国传统绘画最基本

的语汇元素
,

也是中国传统雕刻造

型语言中最重要的形式特征
,

蕴含

着生动气韵的线与立体材料以空间

构成的形式
,

在唐陵雕刻中得到充

分发挥
。

李泽厚先生在他的《美的历

程》里说
:

线的艺术
,

正如抒情文学

一样
,

是中国文艺最为发达的最富

民族特征的艺术形式
,

是中国民族

文化心理结构的表现
。

乾陵石刻的

用线特征是把刚劲挺拔隐化在丰润

流丽之中
,

把锋利的转角衍化为微

妙的圆弧
,

而无数丰润流丽的微妙

圆弧便构架出乾陵雕刻千姿百态的

艺术造型
。

以蹲狮和侍臣为例
,

蹲于

石台上的石狮轮廓线条突出扩张
,

争霸空间
,

视线无论远近都有硕大

雄伟之感
。

粗壮的前肢有力地支撑

在台面上
,

后肢曲蹲在石台上
,

侧观

总体轮廓为三角形
,

线条在造型中

就像颜真卿的书法
,

肥润婉转
,

富于

弹性
。

狮子五官线条处理流畅
,

凸凹

有致
,

宽窄自如
,

须眉毛发细润精

致
,

有图案化装饰风格
。

狮子神情流

露出耀武扬威的气度
,

张 口长啸
,

极

目远放
,

挺胸昂首
,

胸与前肢外凸的

弧线使胸脯挺举到最大限度
,

位置

已到口
、

鼻的垂直面
。

这种突出弧线 乾隆无字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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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
,

}国道里

构架空间的雕刻造型与空旷的原野

山峦环境极为协调
。

侍臣的线条处理

要比狮子传统一些
,

头部比例偏大
,

为身长的五分之一
,

面部性格刻画微

妙
,

造型各异
,

起伏在形体团块上的

线条有始有终
,

一丝不苟
。

人物的服

饰及细节也都是以刻线来造型的
,

线

条处理简洁长直
,

流畅自如
,

柔中寓

刚
,

朴拙 自然
。

单纯的平静中有婉转

的变化
,

明显有南北朝和隋唐雕刻线

刻造型风格
。

文官持妨
,

武官仗剑
,

在

肃穆的雍容大度神情中流露出旷达

的据傲天下的气势
。

这种线条造型语

言传达出的是一种华贵英武
、

文治武

功的气概
。

每个侍臣均衡对称性的造

型表达了秩序感和仪卫皇权
、

忠君保

国的思想意义
。

三
、

规范程式造型语言

乾陵雕刻是一种封闭型艺术
、

规

范化艺术
。

为了维护君君臣臣的宗法

秩序观念
,

石像的造型必须服从一定

的类型规范和稳定的程式化审美标

准
,

隐含着君主希望王权统治稳固永

恒的心理
。

一种是内容规范程式化
。

主要是

指乾陵雕刻的某种形象内容的某种

特定造型组合
。

放置在什么地方
,

表

达什么观念意义
,

都是事先规定好

的
。

如蹲狮护卫王权
,

表示君主王权

不可侵犯 ; 祥云上的翼马仪卫王灵
,

表示君主是真龙天子
,

可 以达通天

界 ; 俯卧的石马
、

石羊
、

鸵鸟卑微谦

顺
,

表示民众百姓对所供奉君主的敬

仰和驯服 ; 捧妨持剑的文武侍臣是已

故君王的护卫
,

表现君臣纲常的观

念 ;外国六十一番酋像则表示四夷敬

仰
、

八面来朝的精神内涵
。

所有这一

切内容的定型化
,

都决定了作品造型

要强调庄重感
,

减弱生动性 ; 强调造

型整体气势
,

减弱个性特征
。

另一种是形式的定型化
。

从乾陵

开始
,

各陵均在第二道门至朱雀门

(大门 )之间
,

依次置华表一对
,

翼马

或独角兽一对
.

鸵鸟浮雕一对
,

鞍马

兼驭手五对
,

侍臣十对 ; 在朱雀
、

玄

武
、

青龙
、

白虎四门各立石狮一对 ;在

玄武门外立石马三对
。

此后的陵墓雕

刻不论什么类型
、

什么材料
、

什么尺

度大小
,

艺匠们都必须严格遵循这一

程式规定
,

使造型结构越来越纯粹同

四
、

因势象形的造型语言

因势象形也是中国人在雕刻方

面普遍运用的主要造型方法
,

表现出

中国艺匠无限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

性
。

乾陵在选址上讲求
“

因山为陵
” ,

雕刻也依山势由下向上安置
,

无论或

远或近都能看出雕刻的团块体积与

环境山势的起伏相辅相成
,

和谐一

体
,

不觉得石刻瘦弱单薄
。

因势象形

是在不破坏石材天然结构的情况下
,

寻求空间造型的体块语言
。

这种因势

象形的体块不仅使形象增强了扩张

的量感和朴拙的质感
,

而且在块与

体
、

形与线的过渡转折中
,

隐含着体

量与线性不可抑制的融会和律动
。

雕

刻的轮廓处理也十分简洁概括
,

不但

可 以看出原石材的自然形状尺度
,

还

可以看出雕刻作品在山峦空间中达

到的寓情于景
、

托物寄意的和谐效

果
。

巧借自然形势
,

充分利用 自然环

境的优势达到
“

降伏物象
,

抒写性灵
”

的目的
。

因势象形
、

因形施雕的造型

不但解决了空间环境问题
,

也使雕刻

在 自然环境中经得住千年风吹雨打

而完整不变
,

达到陵墓与雕刻和环境

自然共生共存
。

五
、

移情联想的造型语官

移情联想是心理学名词
,

意思是

乾陵雕刻石像

根据以往的一种经验去知觉或想象

另一种情境的现象 ; 如中国的龙长有

鹿角
、

蛇身
、

鸡爪
、

鱼纹
、

狮须
、

牛眼
,

这样的动物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
,

但它就是典型的移情联想造型
。

乾陵

雕刻的移情联想造型讲求物我两化
、

以形写神的文化观念
,

它不受对表达

意义没有作用的客观自然逻辑的束

缚
,

而是使用超自然的逻辑
,

由移情

联想入手
,

任意变换时间和空间
,

使

一切物象为我表达意义而用
,

创造一

种自然界中没有的综合形象
。

如翼马

就是把马和飞禽移情联想在一起
,

它

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动物
,

但这个造

型却充斥着联系亡灵与天界的神秘

幻想
。

还有一种精神移情联想
,

如对

狮子的想象处理
。

唐代艺术家剔除了

狮子凶悍狞厉的方面
,

保存了它的威

武勇猛的气势
,

重新移情联想
,

赋予

它人的冷峻和庄严
,

还移人家禽的驯

服忠厚的神情
,

把狮子形象提炼成一

种新的象征造型
,

不但宜扬了君主权

威的神圣
,

标榜了等级的森严
,

同时

又象征君权不可触犯
,

使拜渴者在扑

面而来的祟高气势里感受到一种无

形的压抑
,

达到了宜扬封建君主皇天

后土
、

权法无边的目的
。


